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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末
代
皇
帝
﹂
溥
儀
已
下
世
四
十
四
年
了
。
關
於

他
的
種
種
，
仍
然
受
到
後
人
的
關
注
。

記
得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曾
有
乙
套
以
溥
儀
為
題

材
的
電
影
︽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
在
香
港
上
映
，

頗
吸
引
一
些
觀
眾
。

溥
儀
在
中
國
的
歷
代
皇
帝
中
，
是
一
個
過
渡
期
人
物
，

但
是
，
也
是
最
受
注
目
的
皇
帝
之
一
。

溥
儀
登
位
於
清
朝
悽
惶
顛
盪
之
時
，
年
幼
無
知
，
注
定

是
一
個
悲
劇
人
物
。
大
抵
他
是
動
亂
時
代
的
犧
牲
品
，
後

人
對
他
的
記
載
回
顧
不
絕
如
縷
。

令
人
感
興
趣
的
是
一
代
宗
師
、
︽
人
間
詞
話
︾
的
作
者

王
國
維
，
投
身
昆
明
湖
，
不
少
蛛
絲
馬
跡
顯
示
，
是
與
溥

儀
有
關
的
。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月
中
旬
，
台
灣
學
者
陳
曉
林

在
一
次
文
學
午
餐
會
上
，
曾
力
陳
王
國
維
自
沉
昆
明
湖
，

乃
是
為
溥
儀
為
清
朝
而
殉
。

公
元
一
九
二
三
年
，
清
遜
帝
溥
儀
甄
選
海
內
碩
學
入
直

南
書
房
，
王
國
維
與
袁
勵
準
、
楊
宗
羲
、
羅
振
玉
皆
被
遴

選
之
列
。
溥
儀
以
國
士
對
待
，
因
而
後
來
王
國
維
也
以
國

士
報

。

一
九
二
四
年
，
溥
儀
被
馮
玉
祥
脅
迫
出
宮
，
消
息
傳

來
，
大
清
的
遺
老
遺
少
為
之
悲
慟
不
已
，
翰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柯
紹
忞
、
羅
振
玉
二
人
，
曾
約
王
國
維
共
投
神
武
門
外

御
河
，
以
身
殉
國
。
有
詩
為
證
：

忽
聞
擐
甲
請
房
陵
，
奔
問
皇
輿
泣
未
能
。

優
待
殊
槃
原
有
誓
，
宿
陳
芻
狗
遽
無
憑
。

神
武
門
前
御
河
水
，
好
報
深
恩
酬
國
土
。

南
齋
侍
從
欲
自
沉
，
北
門
學
士
邀
同
死
。

王
國
維
等
原
以
死
明
志
，
主
意
甚
堅
，
但
因
消
息
走

漏
，
親
朋
苦
勸
相
阻
，
投
河
不
成
。
胡
適
更
以
神
州
大
業

為
重
相
勸
，
薦
舉
王
國
維
到
今
天
之
清
華
大
學
講
學
。

王
國
維
雖
在
清
華
講
學
，
平
素
仍
悒
悒
不
樂
。
一
九
二

六
年
端
午
節
前
，
清
華
研
究
所
放
暑
假
，
師
生
開
惜
別

會
，
王
國
維
與
陳
寅
恪
在
會
中
曾
閒
話
前
清
往
事
，
不
勝

唏
噓
。

陳
寅
恪
在
後
來
的
輓
詩
中
，
因
而
有
﹁
回
思
寒
夜
話
明

昌
，
相
對
南
冠
泣
數
行
﹂
之
句
子
。

惜
別
會
翌
日
，
王
國
維
曾
向
大
學
研
究
所
辦
公
處
的
侯

厚
培
借
得
大
洋
五
元
，
僱
車
往
頤
和
園
，
徘
徊
少
許
，
便

即
縱
身
投
入
昆
明
湖
。

王
國
維
自
沉
昆
明
湖
，
後
來
在
衣
袋
中
發
現
他
的
遺

書
。
遺
書
寫
於
惜
別
會
的
當
天
，
遺
書
自
白
道
：
﹁
五
十

之
年
，
只
欠
一
死
，
經
此
世
變
，
義
無
再
辱
。
﹂

王
國
維
選
擇
自
沉
昆
明
湖
，
剛
過
半
百
，
才
入
人
生
的

成
熟
期
。
他
的
自
溺
，
雖
然
眾
說
紛
紜
，
基
本
可
歸
納
以

下
三
種
：
一
、
殉
清
；
二
、
殉
溥
儀
；
三
、
殉
中
國
優
美

的
文
化
。

前
兩
者
之
間
是
有
關
係
的
，
溥
儀
是
清
朝
末
代
皇
帝
，

生
逢
改
朝
易
代
的
當
兒
。
王
國
維
雖
是
殉
溥
儀—

溥
儀

是
清
代
的
遺
孽
，
代
表

清
王
朝
，
也
可
說
殉
清
。

王
國
維
是
舊
學
者
，
有
舊
文
人
的
忠
君
思
想—

從
一

而
終
的
觀
念
，
所
以
當
清
帝
遜
位
後
，
二
十
四
歲
的
王
國

維
便
買
棹
東
遊
，
在
羅
振
玉
資
助
下
赴
日
本
留
學
。

陳
寅
恪
有
詩
以
誌
記
：

大
都
城
闕
滿
悲
茄
，
詞
客
哀
時
未
還
家
。

自
分
琴
書
終
寂
寞
，
豈
期
舟
楫
伴
生
涯
。

回
望
觚
棱
涕
泗
漣
，
波
濤
重
泛
海
東
船
。

生
逢
堯
舜
成
何
世
，
去
作
夷
齊
各
自
天
。

王
國
維
大
有
避
居
東
隅
，
自
我
放
逐
的
孤
臣
孽
子
的
心

態
。至

於
王
國
維
的
投
湖
，
是
否
受
到
日
本
武
士
道
精
神
的

影
響
︵
他
曾
兩
渡
東
洋
︶，
不
得
而
知
。
在
這
裡
謹
提
供
給

有
心
人
去
探
究
。

早
一
輩
人
內
戰
凌
亂
跨
越
大
江
大
海
散
流

入
港
九
，
幾
路
人
馬
覓
地
生
存
開
枝
散
葉
，

第
二
、
三
代
各
有
發
展
，
當
日
散
入
港
九
的

有
正
規
軍
、
有
零
散
游
擊
隊
。
一
支
正
規
部

隊
流
入
城
市
邊
沿
之
青
山
道
口
石
硤
尾
一
帶
，
拾
些

紙
皮
木
板
搭
屋
而
居
，
當
年
香
港
警
察
全
採
﹁
隻
眼

開
隻
眼
閉
﹂
方
式
任
由
生
存
，
主
因
那
一
班
是
真
正

亡
命
之
徒
，
且
攜
有
槍
械
，
要
真
的
趕
絕
他
們
會
和

你
搏
命
。
阿
杜
認
識
過
一
個
前
蔡
廷
鍇
部
隊
之
排

長
，
輾
轉
下
了
船
去
航
海
，
他
說
那
時
三
五
散
兵
成

一
班
，
心
知
持
槍
去
搶
劫
一
定
引
起
英
軍
鎮
壓
，
為

求
生
存
便
每
天
早
上
三
五
聯
群
，
走
到
火
車
站
碼
頭

強
扯
過
小
販
旅
客
之
行
李
代
為
扛
抬
，
拿
取
幾
個
銅

板
零
錢
去
買
專
販
零
星
菜
尾
之
殘
羹
冷
飯
充
飢
，
那

時
有
潮
語
系
和
客
家
語
系
之
苦
力
大
眾
來
打
趕
他
們

這
些
搶
飯
吃
的
北
方
兄
弟
，
他
們
便
亮
出
腰
間
槍
械

來
大
吼
：﹁
不
要
趕
絕
，
趕
絕
就
大
家
活
不
下
去
！
﹂

如
是
者
青
山
道
這
一
批
浪
徒
後
來
木
屋
住
定
了
，
多

數
做
苦
力
搬
運
﹁
咕
喱
﹂
為
生
，
延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火
燒
石
硤
尾
後
，
政
府
建
李
鄭
屋

七
層
大
廈
﹁
公

屋
﹂，
他
們
正
式
成
為
﹁
港
人
﹂
延
續
到
今
天
。

另
一
批
游
勇
以
上
海
幫
、
湖
南
幫
為
主
，
由
油
塘

灣
東
路
殺
至
鑽
石
山
定
居
，
這
批
人
有
點
文
化
，
其

中
有
李
翰
祥
、
宋
存
壽
、
胡
金
銓
等
，
曾
在
上
海
沾

過
電
影
邊
沿
，
後
來
一
一
進
入
香
港
影
業
。
鑽
石
山

木
屋
群
中
亦
有
廣
東
兵
，
許
冠
文
父
母
亦
居
其
中
，

生
子
文
、
武
、
英
、
傑
，
後
來
個
個
從
事
演
藝
界
，

跨
越
大
江
大
海
開
出
文
化
花
枝
。

最
窮
困
的
是
被
集
體
移
居
入
﹁
吊
頸
嶺
﹂、
﹁
馬

鞍
山
﹂
從
事
開
鐵
礦
的
一
批
，
有
些
三
代
人
做
礦

工
，
近
年
漸
零
散
湮
滅
移
居
調
景
嶺
︵
即
吊
頸
嶺
︶

的
一
批
，
因
近
市
區
易
於
出
人
口
稠
密
區
討
生
活
謀

生
，
於
是
最
早
有
國
民
黨
系
統
之
小
學
成
立
，
兒
女

有
教
育
，
出
過
不
少
一
代
明
星
，
名
演
員
陳
玉
蓮
、

王
小
鳳
、
溫
碧
霞
等
都
是
調
景
嶺
兒
女
。
至
於
另
有

一
支
羅
新
漢
帶
隊
，
兩
個
軍
團
殺
不
入
港
九
，
全
隊

西
移
越
廣
西
過
雲
南
入
了
中
泰
緬
三
角
三
不
管
地

帶
，
在
此
林
間
搭
營
，
山
澗
間
開
墾
，
成
了
專
種
鴉

片
之
金
三
角
，
直
至
今
天
﹁
毒
團
﹂
大
致
被
掃
平
，

港
台
不
少
熱
心
人
每
年
﹁
送
炭
到
泰
北
﹂
接
濟
他
們

之
後
代
。
綜
合
起
來
這
是
一
頁
中
華
兒
女
近
代
的
外

一
章
血
淚
史
。

沉
寂
了
多
年
的
台
灣
本
土
電

影
，
忽
然
又
找
到
生
機
。
自
從

︽
海
角
七
號
︾
大
賣
之
後
，
近
年

的
電
影
票
房
，
過
億
台
幣
的
多
了

起
來
。
其
中
一
部
︽
雞
排
英
雄
︾，
拍

的
是
台
灣
的
夜
市
，
拍
出
了
夜
市
文
化

的
味
道
，
感
動
了
台
灣
的
影
迷
。

到
過
台
灣
觀
光
的
人
，
最
津
津
樂
道

的
就
是
台
灣
的
小
吃
，
就
是
台
灣
的
夜

市
。
這
種
夜
市
文
化
，
是
長
久
的
累
積

沉
澱
，
是
不
少
小
吃
得
以
安
身
立
命
的

所
在
。

現
代
的
香
港
人
如
今
知
道
的
夜
市
，

恐
怕
只
有
蘭
桂
坊
的
西
方
色
彩
，
那
裡

也
有
香
港
特
色
的
文
化
，
不
過
是
西
方

文
化
。
香
港
本
來
也
有
一
如
台
灣
的
夜

市
，
很
有
香
港
的
中
國
人
特
色
，
那
就

是
大
笪
地
夜
市
，
被
稱
為
平
民
夜
總

會
。
蘭
桂
坊
的
高
消
費
，
就
像
香
港
人

常
常
說
的
美
食
天
堂
，
是
需
要
花
費

大
，
而
且
是
掛
在
外
國
人
口
中
多
於
普

通
老
百
姓
。

港
府
本
來
重
開
過
上
環
大
笪
地
，
要

重
振
昔
日
夜
市
雄
風
，
但
卻
重
辦
成
一

個
跳
蚤
市
場
，
禁
止
經
營
熟
食
，
毫
無

夜
市
文
化
特
色
，
不
得
不
慘
淡
收
場
。

沒
有
了
夜
市
文
化
，
香
港
具
文
化
色

彩
的
特
色
小
吃
，
如
何
保
存
？
如
今
的

舖
租
都
那
麼
貴
得
離
譜
，
文
化
小
吃
之

消
失
已
顯
現
，
更
別
說
像
台
灣
那
樣
可

以
一
邊
保
存
，
一
邊
創
新
了
。
所
以
，

觸
目
所
見
，
流
行
的
冷
飲
，
仿
台
仿
日

的
能
夠
一
家
接
一
家
的
開
，
惟
獨
香
港

小
吃
文
化
，
斯
人
獨
憔
悴
。

香
港
政
府
只
注
重
收
益
，
文
化
嘛
，

有
西
方
的
表
演
來
文
化
中
心
就
好
了
，

可
以
宣
傳
國
際
城
市
嘛
。
有
那
麼
多
土

地
可
以
出
售
去
把
財
團
養
得
更
肥
更

大
，
為
何
一
到
公
屋
居
屋
時
，
土
地
就

變
得
那
麼
匱
乏
？
更
別
說
去
找
出
一
塊

土
地
去
廉
價
租
給
真
正
從
事
夜
市
文
化

的
有
心
人
了
。

因
為
要
為
夏
日
國
際
電
影
節
的
老
師
工
作
坊

主
講
一
課
︽
雨
月
物
語
︾，
於
是
又
再
一
次
拿
出

溝
口
健
二
的
傑
作
來
仔
細
觀
賞
作
準
備
，
當
年

︵
一
九
五
三
年
︶
獲
威
尼
斯
影
展
銀
獅
獎
的
此

作
，
的
而
且
確
並
非
倖
至
。

溝
口
健
二
最
精
準
的
是
借
戰
亂
的
背
景
，
卻
拍
出

人
如
何
在
無
常
的
塵
世
中
自
處
的
精
粹
來
。
︽
雨
月

物
語
︾
源
自
江
戶
時
期
上
田
秋
成
的
作
品
，
導
演
挑

出
其
中
兩
篇
：
︽
淺
茅
之
宿
︾
用
來
處
理
人
性
中
的

物
慾
追
求
，
︽
蛇
性
之
淫
︾
則
帶
來
愛
慾
的
纏
繞
，

從
而
展
示
劇
中
人
在
外
在
環
境
的
變
異
下
︵
戰
亂
︶，

如
何
面
對
內
心
人
性
慾
念
起
伏
的
問
題
。

溝
口
對
無
常
的
探
討
及
展
示
是
多
層
次
的
，
從
情

節
上
出
發
，
他
刻
意
安
排
劇
中
四
名
主
要
人
物
，
均

面
對
﹁
禍
兮
福
所
倚
，
福
兮
禍
所
伏
﹂
的
人
生
，
相

互
之
間
在
經
歷
甜
美
的
成
果
後
，
迅
即
又
遭
厄
運
的

煎
熬
。
陶
匠
源
十
郎
在
戰
亂
中
因
售
陶
器
而
收
入
大

增
，
甚
至
在
士
兵
入
村
後
也
僥
倖
沒
有
財
物
上
的
破

損
，
然
而
入
城
售
貨
卻
成
了
與
妻
子
陰
陽
相
隔
，
以

及
為
亡
靈
糾
纏
的
轉
捩
點
。
他
妹
妹
阿

為
求
阻
止

丈
夫
藤
兵
衛
從
軍
，
反
而
在
野
外
被
其
他
士
兵
強

暴
，
後
來
更
淪
落
風
塵
在
娼
寮
求
存
。
藤
兵
衛
卻
因

時
來
運
到
，
僥
倖
割
下
敵
軍
將
領
的
首
級
，
於
是
被

擢
升
至
頭
目
為
止—

人
生
的
對
倒
無
常
諷
刺
莫
過

於
此
。

從
電
影
語
言
出
發
，
溝
口
先
後
兩
次
會
亡
靈

﹁
若
狹
之
歌
﹂
︵
﹁
絲
綢
最
美
的
部
分
都
會
褪
色
轉

變
，
我
的
一
生
及
所
愛
都
會
變
得
不
真
實
﹂︶，
用

來
提
醒
觀
眾
無
常
的
核
心
意
旨
，
而
且
絲
綢
更
是

源
十
郎
對
妻
子
宮
木
的
愛
念
寄
託
，
以
及
被
若
狹

迷
惑
︵
穿
上
華
麗
絲
綢
和
服
的
魅
影
︶
的
意
象
。

與
此
同
時
，
溝
口
不
斷
使
用
環
迴
鏡
頭
，
由
大
幅

度
的
三
百
六
十
度
旋
轉
角
度
，
乃
至
工
具
上
︵
如

源
十
郎
家
中
的
陶
輪
︶
的
對
應
，
從
而
突
出
時
空

流
轉
人
生
無
常
的
意
旨
。

更
重
要
是
，
從
精
神
宗
教
層
次
而
言
，
導
演
明
確

點
明
無
論
神
佛
，
其
實
均
不
可
完
全
依
憑
。
阿

在

佛
堂
被
污
辱
，
後
來
縱
有
僧
侶
助
源
十
郎
脫
險
，
但

重
心
仍
在
於
他
要
自
我
警
醒
才
可
得
救
。
與
此
同

時
，
在
神
道
教
宗
教
觀
中
，
人
的
亡
靈
也
可
成
﹁
神
﹂

︵kam
i

︶，
可
見
當
中
同
樣
有
邪
靈
︵
將
軍
甲
胄
所
散

出
來
的
歌
聲
︶，
以
及
﹁
善
靈
﹂︵
宮
木
死
後
的
魂
靈

處
處
保
佑
家
人
︶，
由
此
恰
好
道
破
人
力
自
救
，
堅
守

信
念
才
是
面
對
無
常
世
界
的
不
二
法
門
。

重省《雨月物語》

最
近
在
讀
一
本
教
人
要
活
得
快
樂
的

心
靈
書
籍
，
內
容
提
及
人
類
應
該
向
小

狗
學
習
，
因
為
小
狗
不
會
擔
心
將
來
或

執

過
去
，
是
名
副
其
實
地
活
在
當

下
，
這
番
說
話
驟
耳
聽
來
好
像
非
常
有
趣
，

不
過
深
思
之
下
，
我
卻
認
為
是
似
是
而
非
。

一
個
貧
窮
的
人
不
注
重
物
質
追
求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他
／
她
根
本
沒
有
享
受
過
物
質
的

好
，
所
以
才
沒
有
如
此
的
慾
望
，
難
保
他
朝

一
旦
受
到
物
質
的
引
誘
，
不
會
因
此
而
意
亂

情
迷
。
所
以
，
不
懂
、
不
知
或
沒
有
個
能
力

其
實
並
不
等
於
真
放
下
，
因
為
這
種
假
放
下

往
往
最
經
不
起
考
驗
。
相
反
，
一
個
享
盡
榮

華
富
貴
的
人
若
能
毅
然
放
下
物
質
的
享
受
及

追
求
，
這
種
帶
有
經
歷
的
放
下
，
才
更
顯
得

堅
忍
，
而
且
他
／
她
則
更
能
憑
這
份
決
心
走

得
更
遠
。

小
狗
能
夠
活
在
當
下
，
並
非
因
為
牠
看
破

了
或
牠
選
擇
如
此
，
而
是
因
為
牠
天
生
便
沒

有
人
類
的
才
智
去
眷
戀
過
去
或
擔
心
將
來
，

這
是
先
天
的
條
件
不
足
，
而
非
站
得
住
腳
的

修
成
正
果
。

這
種
天
生
的
活
在
當
下
有
何
不
好
呢
？
再

舉
享
盡
榮
華
富
貴
的
人
為
例
吧
！
若
他
／
她

一
旦
放
下
了
財
富
，
他
們
便
可
以
運
用
這
些

資
源
去
做
善
事
、
去
提
升
自
己
，
令
人
生
的

層
次
更
進
一
步
，
情
況
等
同
一
個
有
煩
惱
的

人
一
旦
學
懂
放
下
執

，
他
／
她
便
可
用
這

些
多
出
來
的
才
智
去
追
求
更
高
層
次
的
生
命

提
升
，
這
樣
的
放
下
才
有
意
義
，
你
認
為
小

狗
會
懂
得
這
個
進
步
的
道
理
嗎
？

叫
人
向
小
狗
學
習
活
在
當
下
，
這
個
想
法

與
勸
人
撞
壞
自
己
的
腦
袋
去
忘
記
煩
惱
差
不

多
，
這
絕
對
是
一
種
退
步
，
而
非
更
接
近
真

理
！

向小狗學習？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看似瑣碎，天天發生和出現
在人們面前，如果你不細想，它們就和人要吃飯穿
衣一樣平淡如常，可稍加思考，便察覺其中問題多
矣大矣。
前天晚上，我騎自行車到外面散心，途經一條正

在整修的路段和幾座塔吊高聳隆隆施工的樓盤，看
到下班的工人們蹲在路邊，一人端一大碗正在吃
飯，一些已經吃完飯的工人，赤 上身，就 幾個
大鐵皮桶，在用水擦洗 臉上和身上的泥污。我心
裡忽然「格登」一聲，不忍再看，趕緊騎車子走
了。
十多年來，我們的城市建設成就巨大，一條又一

條寬闊、平整的大道，一座又一座氣勢恢宏的高架
橋，刷新 城市的面貌，為市民的出行特別是汽車
的奔跑提供 便利，還有一幢又一幢拔地而起的高
層住宅樓，讓許多市民告別了昔日的蝸居，住進寬
敞、明亮的新屋，可建設這些道路、橋樑和樓房的
農民工呢？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生活怎麼樣？他
們遠離家鄉和親人，來到陌生的城市，夏天頭頂烈
日，冬天冒 嚴寒，辛勤修路繁忙蓋樓，可即使造
再多的路橋，他們也是為別人在造，樓房建設得再
漂亮，也是讓別人去住，他們一年四季都是住在簡
陋的工棚裡，連個洗澡的地方都沒有。他們就像是
不斷遷徙的候鳥，從這座城市趕往另一座城市，從
這個工地轉赴下一個工地，永遠的漂泊和辛勞，直
到幹不動了，才告老還鄉。
誰都知道，城市的發展以及工業化離不開民工。

民工從事的都是城市中最苦、最累、風險大、污染
嚴重的職業，如建築、搬運、清潔等。但由於我國
至今仍在實行的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這些進
城的農民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無法成為永久性城鎮
居民，他們雖然常年工作在城市，城市和工業的發

展也非常需要他們，但他們的法定身份卻依舊是農
民，這使他們無權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住房、醫
療、福利和受教育的同等待遇。所以，他們永遠處
在流浪和漂泊中，永遠幹 最髒最累最危險的粗
活，在市民眼裡，他們永遠是只能住在工棚的「二
等公民」，他們無法把老婆孩子接到城市居住，長
期忍受夫妻分居和骨肉分離之苦，每年春節臨近，
他們都要人山人海地在火車站排隊買票回家過年
—這種嚴重的城鄉不平等，這種貌似漫不經心、
實則傷人至深的身份歧視，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竟
然還是一種國家制度的產物。可平等，卻是我們當
初動員廣大農民兄弟支持革命戰爭、打敗內外敵人
的響亮承諾呀！
當然，更多的不平等，是隱秘的、無聲的，或者

雖也明顯、卻從來不便宣示的。人們到銀行辦理業
務，會發現持有VIP貴賓卡的人總能享受優先，而
普通儲戶卻要等待一、兩個小時；到醫院看病住
院，最好的醫生、病房是為高幹服務的，一般患者
有許多擠在樓道裡打地鋪；城市道路資源的分配和
設置，總是先照顧汽車駕駛者的便利，甚少考慮以
自行車代步的人的利益。幾乎所有的單位，領導出
去辦事都有專車，一般員工即使颳風下雨也要自己
步行或擠公交車出行。在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家名
聲挺響的晚報，社長和總編的辦公室其大無比，裝
修豪華，可普通的編輯記者，卻幾十人擁擠在一間
大廳裡，空調壞了好幾年也沒人修，夏天熱如蒸
籠，人坐 都出汗，冬天冷風穿堂，員工裹 厚厚
的羽絨服，敲擊鍵盤時都得戴 手套。今年五一
節，地處中原的一家石油開採公司發放獎金，科級
幹部3500元，全民工1000元，非全民工（勞務派遣
工）是700元，處長們則拿了7萬元，還有人說是8
萬元。

眾多的不平等中，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教育的不
平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在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
調查顯示，農村生源僅佔總人數的17%，可在當年
的高考考場上，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統計
數據表明，近年來，大學來自農村的生源減少，來
自城市的生源增加。非常明顯，高等階層的子女比
低等階層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及條件。而教
育的不公平，將使低階層的下一代很難向上流動，
使社會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續，「窮二代」、「民工
二代」就是這樣形成的。
文章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已經出走3年的湖南瀏

陽籍民工羅煉，一個至今沒有任何消息的失蹤者。
他現在在哪裡？他還活 嗎？
羅煉，1984年生人，喜歡讀莊子，高中時放棄高

考，輟學讀職中，19歲南下廣東打工。2008年9月14
日，在傢具廠做工的他在月餅盒裡，留下一紙手寫
字條後，悄然出走。他的字條寫道：「終生役役而
不見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諱窮不免，求通
不得，無以樹業，無以養親，不亦悲乎。人謂之不
死，奚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讀到這張字條後說，「我

的第一個感覺是，能寫出這麼好文字的人，居然一
直靠打粗工謀生，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說實
在的，這樣的文字，即使在重點大學的文科學生
中，也很少見。」
這兩年，我時常在百度搜索輸入羅煉的名字，我

很想知道他的下落，他究竟去了哪裡，每一次，我
都失望了，這個出走的年輕人，如此決絕地消失
了。每次想起他，我心裡都感到陣陣痛楚。我在
想，每個人都有憧憬，每個人都想往上發展，即使
一棵草，也渴望成長，可眼下情勢是，即使讀了大
學的農村孩子都沒有一個良好的前程，更何況羅煉

這樣的棄考生了。他的出走，他的消失，不僅僅是
個人和家庭悲劇，可以說，羅煉是以一個決然的姿
態和極端化的個人行為，揭示了平民子弟向上發展
的坎坷和不易，他披露了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的困
窘、無望與無奈，他代表 一個人數不容忽視的邊
緣群體，這些年輕人在沉重的勞作和沒有盡頭的庸
碌中消磨 青春、理想與才華。
當然，世間沒有絕對平等的事物。由於天賦、個

人能力、發展機遇、勤奮程度的不同而產生的貧富
不均以及人生境遇的差異，在人類的多數時代都是
存在的，目前還看不到取締這種不平等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貧富懸殊與身份差異是因為制度設計的
不合理造成的，如果正常的社會流動受到權貴階層
的有意阻撓，如果下層階級的子女即使勤奮努力也
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那就是社會的不公正。這種
不平等，就非常不合理、不正義、不人道。
其實，除了以上列舉的種種，不平等還有其他類

別，有些不平等，甚至潛移默化進了我們的思維和
習俗中，人們只是習焉不察罷了。儘管我們早就奉
平等為理想與「政治正確」，但多數時候，平等僅
僅成為一種形式和名詞上的招牌，是上升為規則的
空洞許諾，它只是形態上的偽裝和會場上的欺騙，
是不平等對普世價值的表面的尊敬與讓步。但在表
態和會場之外，不平等卻構成 許多決策和事物的
內核與指向，並且擁有不少支持者和堂皇的理由。
事實告訴我們，平等在此地還不是一種信仰，與成
為社會共識還相差甚遠。
顯然，儘管不平等在眼下尚有一些存在的理由及

條件，但終究是不符合人性和社會進步的，是不合
理和不正當的，是我們要加以逐步限制縮小的。
無數的先烈和前輩，為了追求人類自由、平等的

理想，為了推翻黑暗的社會政治制度，英勇奮鬥，
赴湯蹈火。今天，我們應該重申他們的理想了。只
有自由，才適合人的發展，才能鼓勵人的創造性，
激發社會生機；只有平等，才會消除隔膜，減少人
際衝突，才會給人間帶來和諧與安寧。

願以身殉溥儀的學人

血淚史外一章

彥　火

客聚

張

芝
婚
前
拍
了
一
輯
名
為
︽
狗
仔
戰
俘
︾
的
短

片
，
目
的
是
控
訴
狗
仔
傳
媒
，
為
表
達
被
傳
媒
屈
的
窒

息
感
和
無
奈
，

芝
的
造
型
是
被
五
花
大
綁
，
口
塞
球

狀
物
體
，
一
頭
亂
髮
，
妝
容
憔
悴
絕
望
，
跪
地
在
拚
命

掙
扎
，
短
片
由
著
名M

V

導
演
楊
龍
澄
操
刀
，
○
九
年
已
放
網

上
公
開
瀏
覽
，
卻
至
今
天
才
將
短
片
翻
成
﹁
被
虐
照
﹂
刊
登
，

大
做
文
章
。

由
於
楊
龍
澄
是
陳
冠
希
好
友
，
於
是
陳
冠
希
亦
被
牽
涉
其

中
，
報
道
標
題
強
調
是
陳
冠
希
好
友
將
被
虐
照
外
洩
，
隨
即
引

發
潛
藏
的
艷
照
效
應
，
引
起
哄
動
，
內
地
傳
媒
紛
紛
來
電
或
短

訊
向
我
求
證
，
我
馬
上
代
為
澄
清
指
是
炒
作
。

霆
鋒
被
問
對
﹁
被
虐
照
﹂
的
回
應
，
他
淡
然
道
：
﹁
我
不
看

這
些
東
西
的
，
香
港
人
還
有
很
多
好
的
事
情
可
以
看
。
﹂
抹
黑

派
傳
媒
就
是
專
製
造
負
面
新
聞
。

短
片
的
而
且
確
是

芝
演
出
的
，
但
有
傳
媒
報
道
時
刻
意
混

淆
年
份
，
變
成
是

芝
婚
後
拍
，
進
一
步
破
壞

芝
形
象
，
相

信
由
楊
龍
澄
到

芝
都
沒
想
過
拍
來
控
訴
傳
媒
的
短
片
竟
變
成

替
傳
媒
谷
銷
量
的
賣
點
，
非
常
諷
刺
。

﹁
被
虐
照
﹂
的
發
放
時
間
計
算
準
確
，
就
在

芝
完
成
內
地

的
拍
攝
工
作
，
宣
布
停
工
一
段
時
間
專
心
帶
兒
子
及
帶
大
兒
子

Lucas

開
學
，
似
是
等
她
人
在
香
港
才
爆
被
虐
照
。

L
ucas

開
學
首
天
，

芝
一
身
便
服
，
乘
出
租
車
帶L

ucas
上

學
，
小
小L

ucas

拖

母
親
，
幸
福
滿
瀉
，
綻
出
爛
漫
笑
容
進

校
門
，
可
是
翌
日
﹁
被
虐
照
﹂
大
幅
登
上
周
刊
封
面
，

芝
便

沒
有
現
身
帶L

ucas

返
學
，
有
報
道
指L

ucas

曠
課
，L

ucas

沒
出

現
在
學
校
門
外
，
記
者
沒
拍
到
他
的
照
片
，
是
否
代
表
他
曠

課
？L

ucas

只
四
歲
，
上
學
不
上
學
，
他
只
可
以
有
意
願
卻
沒

能
力
去
控
制
，
對
小
朋
友
公
平
點
吧
！

此
外
，
傳
媒
守
在
校
門
外
，
見
到

芝
和L

ucas

出
現
便
一

擁
而
上
拍
照
的
搏
殺
情
況
嚇
怕
其
他
小
朋
友
，
有
學
生
家
長
表

示
不
滿
，

芝
還
敢
帶L

ucas

上
學
嗎
？
傳
媒
的
﹁
緊
守
崗
位
﹂

會
禍
及
一
個
小
朋
友
的
學
業
和
成
長
，
大
家
又
於
心
何
忍
。

我
任
職
周
刊
的
年
代
，
從
來
不
會
到
學
校
門
外
去
拍
藝
人
第

二
代
上
學
放
學
，
各
份
周
刊
雖
沒
約
定
，
卻
基
於
一
份
對
孩
子

的
關
愛
不
會
去
騷
擾
他
們
。

張 芝「被虐照」看傳媒良心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夜 市

平等的沉寂與不平等的張揚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